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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老汉的手中握着一个

扁担，他将扁担高高举起道：“我这一

路上听闻的淫贼原来在这里。歌儿，快

与我一起将他擒住送官！”

青年男子闻言，将扁担从肩上取

下，向前后一晃，扁担上的货物便掉落

在地。他举起扁担就向吕思当头打来，

老妇急忙大声喝止。青年男子收势不

及，扁担正砸在吕思头顶，吕思头部受

到重击，鲜血顺着发丝流向前额。

老妇急得大骂老汉和歌儿，连声

叫道：“错了，他是被人冤枉的。你这

老东西，还有你这个狗崽子，谁让你打

他了。”老汉见老妇如此生气，吃惊

道：“难道我们爷儿俩打错了人？这可

如何是好！”

老妇知道一时片刻也解释不清，

便向老汉斥道：“还不快些将小哥架

入帐篷！”老汉和歌儿慌手慌脚地将

吕思架入帐篷，并连声道歉。

吕思道：“不碍事，这也怨不得你

们。”老汉吩咐歌儿，将白菜般的植物

拿入帐内，撕了一片叶子，揉碎后涂在

吕思的伤口处，又从植物的包心处取

了三颗圆形小果粒，向吕思道：“小哥

快些将它嚼服。”

吕思张口服下，顿时感觉头部不

再疼痛，就连头顶上的伤口也不再流

血了。

老汉着急地问道：“现在感觉

如何？”吕思道：“晚生很好，倘若

晚生猜得不错，老伯给我服用的是

大塔黄吧？”

老汉惊奇道：“你也识得大塔

黄？”转而又道：“是了，你们都是从中

原来寻小塔黄的，对大塔黄自然也有

所了解。”又向老妇问道：“老婆子，这

位小哥到底是什么人？”

老妇道：“你仔细听我把话说完，

不许你冲动行事。”

老汉瞧了瞧吕思道：“我听你的，

你说吧。”老妇向歌儿道：“歌儿，你也

来听一听。”

歌儿答应后，走上前来。老妇便

将吕思的遭遇仔细地讲述了一遍。老

汉听后唏嘘不已，向吕思道：“真没

有想到你的身世竟如此凄苦，老汉我

对不住了。”

老妇用手轻捶老汉道：“你如今行

事怎的如此鲁莽，这要是将小哥打坏

了，瞧我能饶得了你们。”

老汉再次赔罪，然后向吕思说

道：“小哥有所不知，我与歌儿这一

路上，遇到了数百名从中原来的习

武之人，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提及你

的名字和传言，口口声声叫你是淫

贼，因此才发生了刚才的误会，实在

是对不住了。”

吕思惨然笑道：“想不到我吕思

竟成了天下人人得而诛之的第一大

恶人！我死不足惜，但是这恶名让我

死不瞑目。”

老妇向老汉问道：“老头子，你说

的小塔黄可曾带来？”老汉道：“我去

看过了，它开花结果还需要几日，我和

歌儿担心家里，山上又到处都是寻找

小塔黄的人，我更加不敢在附近守候

了，免得被他们发现后采了去，因此我

便和歌儿先回来了。”

老妇道：“你和歌儿吃完饭，赶紧

带着小哥去采摘小塔黄。”

老汉道：“为什么要这么着急，我

和歌儿歇息一夜，明日再走不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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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在三伏。一年里最热的日子，在

苏北、皖北一带的街巷里，羊肉汤的香

气最浓。

坐在炉子边上，面前放一碗滚烫的

羊汤，汤面上还漂着一层红汪汪的辣

油。这事要搁在别处，旁人准得琢磨：是

不是热昏头了？可在苏北、皖北，没人觉

得奇怪。

老辈人传下伏天吃羊肉的这个习

俗，有人说能追溯到尧舜时期，但那是

太久远的事了，远得像说书先生嘴里的

故事，听听就算了。

靠得住的是《汉书》里的记载：“田

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

劳。”种田人忙完一个季节，入了伏，宰

只羊，烫壶酒，犒劳自己。到了宋朝，羊

肉上了皇家宴席。元代更厉害，十道菜

里七八道都跟羊沾边。

老祖宗造字的时候也偏心。“羊”

“大”放一起是“美”，“鱼”“羊”搁一

块是“鲜”，“食”“羊”组合在一起就

是 “养”（繁体字）。这三个字摆在那

儿，意思清清楚楚，不用多费口舌。

从入伏那天清早，江苏徐州和安徽

萧县那些不起眼的街巷里，就开始往外

冒白汽了。小馆子门口架起一口大铁

锅，羊骨头在奶白色的汤里翻来滚去，

咕嘟咕嘟地响着，声音闷沉沉的，像是

从地底下传上来的。白汽裹着肉香顺着

巷子飘出去，半条街的鼻子都让勾住

了。桌子不够用就往外摆，摆到人行道

上。塑料凳子不够，搬几块砖头叠一叠

也能坐。

光膀子的汉子把汗衫往脖子上一

缠，左手攥着一根羊棒骨，啃得满嘴油

亮，右手举着一瓶冰啤酒。汗珠子顺着

瓶脖子往下淌，滴在烫脚的水泥地上，

眨眼就没了影。

老板娘端着一碗羊汤从人缝里挤

过来，碗面上浮着红亮的辣油，翠生生

的香菜撒在上面，碗往桌上一搁还晃

荡两下。

拿筷子拨开那层油花，底下是嫩生

生的羊肉片，夹着细细的、透亮的粉丝。

低头喝一口，烫嘴！可那股鲜香顺着喉

咙一路热进胃里，浑身的毛孔一下子就

全张开了。

有一回，我邻桌坐着一位头发花白

的老爷子，正埋头啃羊排。我没忍住，凑

过去问：“老爷子，这么热的天喝这么

烫的汤，受得了吗？”

他把碗放下，手背蹭了把脸上的

汗，冲我咧嘴一笑：“这你就不懂了。伏

天看着热，身子骨里头其实窝着一团寒

气。这时候一碗热羊汤下去，汗一发，寒

湿就顺着毛孔撵出去了。羊肉温补，吃

了不上火，以热攻寒，比吃药还管用。”

他朝墙上一指，那里贴着一张红

纸，黑字写着：“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

开药方。”

此时，我才真正品出些滋味来。山

羊春夏两季放养，膘肥肉嫩，膻味也淡，

汤汁鲜甜。加上红艳艳的辣椒和酸冽的

米醋，吃到满头大汗。外人看着是热上

加热，其实身子里的积郁全给这碗热汤

带出去了。

如今，在苏北和皖北，每年三伏天

都举办“伏羊节”。安徽萧县的伏羊宴

入了安徽省级非遗项目，江苏徐州的

伏羊食俗也挂上了国家级非遗的牌

子。每年一入伏，苏皖鲁豫四省的人开

着车就往这里赶，羊肉馆从早到晚灶

火不熄。

热闹归热闹，骨子里还是那些朴素

的东西。一群在最热日子里流汗的普通

人，找个敞亮的由头聚到一起，大口吃

肉，大碗喝汤。筷头碰着筷头，笑声叠着

笑声，把攒了一冬天的寒气、忙了半年

的疲乏，全化成浑身的透汗，痛痛快快

地淌出来。

末了，碗底朝天，人往椅背上一

仰。肚子里暖烘烘的，后脊梁上还挂着

细细密密一层汗珠。外头三伏天的暑

气还在蒸着，热还是那么热，可一碗伏

羊下肚，汗出透了，心口反倒豁亮了。

这大概就是老辈人说的，以热制热，以

汗祛寒。

三伏天吃伏羊，吃的是一身通透。

伏天一碗羊肉汤
谢正义

煮着一日三餐，母亲挑水的样子

一直刻在我心里，这么多年怎么都忘

不掉。

小时候，整个村子都没有自来水，

吃喝洗漱全靠村口那口老井，大水缸

是每家过日子离不开的物件。我家这

口缸是外婆当年给母亲的陪嫁，深褐

色粗陶质地，缸肚子宽大，缸口厚实粗

糙。长年的风吹日晒，缸表面磨出不少

深浅不一的纹路，边角还有好几处磕

碰造成的小豁口，那都是常年使用留

下来的痕迹。

缸一直安安稳稳摆在院墙根，看

着笨重又老旧，安安静静待在那儿，像

守着家门的老人。那时候父亲常年在

外打工，经常一整个月都回不来，家里

大大小小的活儿基本都压在母亲身

上，挑水这种体力活自然也落在她肩

头。母亲从小就有哮喘病，一变天、干

点重活就咳个不停，胸口闷得喘不上

气，走路快一点都难受，可这么多年，

她从来没让家里断过水。

天色还没完全亮，我总能被外面

水桶相撞、扁担咯吱的动静吵醒，不用

多想，肯定是母亲出门挑水了。村里的

男人都是满满两桶挑着走，又快又稳。

母亲身子单薄，加上哮喘不能劳累，每

次只敢打半桶水。扁担压在她瘦瘦的

肩膀上，步子放得很慢，走上十几步就

得停下，扶着路边的老树大口喘气，喉

咙里呼噜呼噜的喘声听得清清楚楚。

歇一小会儿，她攥紧扁担，接着慢慢往

家挪。水桶晃悠，一路洒下不少水珠，

土路被淋出断断续续的水印。

一到炎热的夏天，我放学回家第

一件事就是跑到水缸边，拿起水瓢直

接喝凉水，井水清甜凉快，满身的燥热

一下子就散了。平日里，母亲在灶台旁

做饭，我就守在水缸旁边打下手，她要

加水煮菜，我赶紧舀水倒进盆里；和面

需要水，我提前舀好放在案板边，总能

搭上手帮忙，母亲总念叨着，说我懂

事。那时候家里条件普通，顿顿都是粗

粮小菜，可靠着井水蒸煮，简简单单的

饭菜吃得踏实暖胃。

有件事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楚。

那年深秋降温，夜里母亲咳了大半宿，

翻来覆去睡不着，说话都带着很重的

气喘。我劝她多休息一天，不用挑水，

等父亲抽空回来再打水。母亲摸了摸

我的头，说家里没水就没法做饭，我还

要带饭上学，不能耽误，说完照旧扛着

扁担出门。我放心不下，悄悄跟在后

面。井边风大，冷风一吹，母亲刚挑起

半桶水，立刻止不住地剧烈咳嗽，弯着

腰按住胸口，半天直不起身子。我跑过

去拉住水桶，急得掉眼泪，抢过扁担和

水桶要挑水。母亲缓了好久才平复下

来，擦掉咳嗽逼出来的眼泪，慢慢安慰

我：“你年纪太小，扛不住扁担，好好念

书就行，妈妈撑得住。”

那天，她来回跑了三四趟，分好几

次才把水缸盛满。回到家她靠着门槛

喘了好半天，脸色发白，歇一会就立马

进厨房做饭。看着满满一缸井水，我心

里又酸又难受，第一次真切体会到母

亲支撑起这个家有多不容易。从那之

后，只要放学有空，我就主动跑去井边

打水，力气不够就少提一点，一趟趟来

回跑，想着帮母亲多分担一些。

时间一晃，母亲早已去世多年。我

现在已经四十岁了，在外安家定居，回

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去 ，都会

摸一摸粗糙的缸壁。多年前清晨母亲

挑水的动静、倒水的哗哗声响、灶台的

烟火气……一下子全都涌上脑海。

一口水缸盛着日常清水，也煮着

岁岁三餐。水缸不会说话，可我年少时

那些被母亲在病痛中撑起来的日子，

全都真切鲜活。

一缸清水藏半生
吴长沙


